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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多面睇系列之一 

十年樹木：知識社會的萌發和知識工作者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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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寫本文時，為加拿大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學院傳播學哲學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青年學、

普及文化和文化研究、廣告行銷與消費的社會問題、中西跨文化傳

播、基督教倫理等。 

本文刊登於《時代論壇》第 791 期，2002 年 10 月 27 日，後現代多面

睇系列之一。分題為《時代論壇》編者所加。協助提供該系列稿件

者：張國棟，《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香港：FES Press，2002）編

者之一。本系列之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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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顧亞洲各主要城市的當前發展，在「後現代景況」方興未艾之際，處於

競爭壓力下，普遍的輿論均認為香港人迫切需要應付的困難，是如何面對「後

工業轉型」的社會事實。 

  在轉型的過程中，從來沒有創業資本家準確知道在甚麼時候依賴甚麼產品

或服務可必然賺錢。他們較肯定的共同賺錢話題只有一個：如何能獲得和利用

「知識」達致點石成金之夢。 

由蒸汽機到知識工業之路 

  誠然，歷來知識在創造財富的活動中都有相應角色，但卻從沒有像今天如

此重要，甚至到一地步，世界各地政府都嚷著要變身為「知識型經濟社會」。

究其原因，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未來學家托夫勒（Alvin Toffler）

或經濟學家梭羅（Lester Thurow）等人都已經把背後的發展邏輯，講得很簡

單明確。 

  他們均認為從社會演化的角度看，昔日農業時期的經濟命脈是土地，有足

夠土地便有足夠糧食供應大量體力勞動人口。勞動人口是製造物件工具、開路

修橋或應付戰爭的主角。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能源是啟動蒸汽機的關

鍵。英國盛產煤，因此在工業起跑線上更有利，能率先成為工業強國。到二十

世紀下半葉，後工業階段誕生，經濟優勢逐漸在於能否系統地投資研發工作，

因此天然資源的價值地位相對下降，上升的是智力資源和資訊。換言之，較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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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力和機械力，腦力更重要。政府和企業都是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業和

商業的知識和資訊來提高管治力和生產力。 

  對於這次我們當代的人（或說後現代人）親身經驗的巨大社會轉型，商管

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委實在一九六八年已發出「早期警

報」，以書名《斷絕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預告了幾個當時既

濟未濟的轉捩點，例如預測新技術每隔幾年便會呈現一次成為主要新興產業、

世界經濟體系將會重組為一個環球市場、工作需求不再在乎你已有的技能而是

你學新技能的能力等。杜拉克指出當中的關鍵就是，「知識工業」之興起造成

對如何開發資源和組織社會的舊生產方式之斷絕。 

  「知識工業」一詞本是普林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弗立茲‧麥克勒在六二年首

鑄的，用來說明當時美國的工業新趨勢是生產和分銷思想資料，而非全然投資

在具體貨品經濟。杜拉克見微知著，奠基於這個貨品經濟轉為知識經濟的「斷

絕」問題上，他更進一步開創了關於知識社會生力軍──「知識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的商管討論。 

  同一時間，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貝爾也正努力研究「系統化知識」及

專業技術階級對西方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影響。一九七三年貝爾出版了其鉅著

《後工業社會的來臨》一書，強調下一世紀，知識是社會運作的軸心原則。大

體而言，後工業社會的經濟轉型將奠基於知識及其工作者的論調，從這時開始

被人廣泛注意和討論。 

學習，為了懂得繼續學習 

  然而，三十年後的今天，香港人對迎接知識社會來臨的挑戰還沒有充分的

心理準備和具體行動。要明瞭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可參考杜拉克在近期著作

《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裡所重申的論點。他力陳在

不斷流動的全球化市場，高科技和尖端人才可被購買，而知識傳播和擴散的速

度也愈來愈快，因此一個社會的真正競爭優勢是決定於她能否大量供應知識工

作者。杜拉克的解釋是，知識工作者是唯一不能在一夜之間可大批製造的必需

品。因為，人成為知識工作者的首要條件是要「受過教育」。 

  也許，我們對「受過教育」的反應是停留在「受過大學教育」的觀念而

已。然而，杜拉克的闡釋更發人深省。他在《杜拉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一書講述他的先輩們在十六世紀荷蘭的阿姆斯特丹以印刷業起家的故事

（Drucker 在荷蘭文的原意正是印刷工人）。他的祖先在十二歲開始入工廠學

師，到了十七歲就已經學會了一名成功印刷匠終身所需的全部工作技巧。杜拉

克指出，舊經濟的工業社會對教育的假設是：學習是有限的，年輕人離開學

校，畢業入社會謀生，便可停止學習。相比之下，在後工業的知識型社會，

「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指有能力且渴望不斷學習的人」。由於在新經濟時代，

知識淘汰知識的速度與日俱增，所以「受教育」的關鍵應該是如何落實一種學

習型人格的培養，而非計算規格化的學習時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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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一句，知識工作者的本質是能主動終身學習，並擁有運用和創造知識

的能力。這點對新一代的要求，也許正是亞洲教育制度的弱點。譬如，任教美

國麻省理工的經濟學家梭羅便曾經指出，面對新經濟，日本教育出現問題是因

為她的高中教育只是一套超級記憶訓練課程。雖然在中學階段，日本學生的考

試水準普遍較美國學生好，但到了研究院階段，一旦要求自己動手創造知識，

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大多會超越日本大學的研究生。  

名校，豈是只有一類？ 

  說回香港的情況，面對後工業轉型的衝擊，我們的教育改革還是處於疾呼

吶喊的階段。數月前，香港嶺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在其校內畢業典禮中，就再次

批評過去二十年來香港教育制度的失敗是造成今天青年人缺乏新經濟年代所要

求的「技能」之原因。他指出香港的傳統教育一直忽略了對「學習 ABC」──
即適應力（Adaptability）、思考力（Brian Power）和創造力（Creativity）之

培養的關注。 

  說來諷刺，我們教育失敗的另一原因，也不幸給杜拉克和梭羅的一項忠告

言中。他們不約而同地提醒日本的莘莘學子和家長不應再死抱單一價值的名校

等級意識──例如所有日本中學生都硬要入東京大學，擠不進便要入京都大

學。指摘的理由是，假若學生的升學途徑和對「最好大學」的價值觀在新經濟

社會仍舊缺乏「多元性」，那麼能大量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知識工作者的目標，

至終會被考試競賽這類零和遊戲拖累，實效大打折扣。 

  全球化知識經濟的挑戰迫在眉睫，香港的教改不應一拖再拖，政府要多投

放資源，力求使青少年的升學途徑多元化、考試制度靈活化和大學定位非等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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